
【　Part Ⅱ　谷　地　神　】 

【東北偏鄉，柴崎山】 

【夕彥中　清十郎中】 

 

柴崎山谷上村有戶狩獵維生的人家，父親早逝，留下母子兩人相依為命。兒子阿岩從小摸慣了槍，

雖其年紀尚小，不過十一、二歲，卻時常跟著村中獵戶一同上山狩獵。更多時候甚至獨自入山，時而攜野兔、

雁鴨而歸，時而空手而回。 

某日，阿岩遲遲沒有回來。當晚，谷上村村民聽見山的那側傳來響亮槍聲，迴盪整片山林。「不妙，」

村中長者嘆道。那是村人未敢踏足、終年常霧的沼澤低谷的方向。傳說那裡住著「谷地神」。 

以被稱為「祓妖人」的十紋一行人抵達谷上村的時間來算，這是兩天前發生的事。 

 

　　❖ 

 

「報告。」少年出了聲，風塵僕僕地踏入小屋，斗篷上沾了落葉、露珠與入夜後的寒氣。 

「回報，泉上等。」綾戶少尉沒有回頭，只揮了揮手，要他過來。 

站在角落的清十郎看著偵察回來的夕彥摘下軍帽，步至桌上攤開的地圖前，油燈的火光在他身上起

舞。 

一行人接獲來自谷上村的求救，舟車勞頓來到這座深山中的村落時，已是黃昏時分。村人和善招待

他們進村，並出借一間小屋作為臨時據點，然而村長也挑明了說，他們能幫的就到此為止。 

原來，村裡雖有一名孩童失蹤，但村民反應消極，組織壯丁入山搜尋也僅限於外圍一帶－－自從百

餘年前他們遷村至此，學會的第一件事就是：擅闖禁地恐將招來災禍。沒有人願意進入谷地神的領土。這事

之所以成為十紋的案件，是孩子母親自作主張、偷偷聯絡帝都的結果。雖然村民不會拒絕十紋軍官的到來，

卻也不會提供進一步的協助，綾戶小隊只能靠他們自己。 

少了村人幫忙，那個叫阿岩的男孩又在山裡失蹤長達兩天，可謂希望渺茫。但在阿岩的母親苦苦央

求之下，綾戶還是答應她他們會去看看。他認為村人敬畏的谷地神其實是妖怪。 

「……從這裡……到這裡，就是被村人稱為『霧之沼地』的範圍。一年四季不論晝夜都為霧氣籠罩，

但是偶爾，會有像今晚這般持續五至六小時的無霧時段。村長說……」 

空氣中飄散著煤油的氣味。地圖上陸續多出幾個標記。 

綾戶正經八百地聽取回報，似乎刻意忽略屋內劍拔弩張的緊繃氣氛。姓熊島的彪形大漢，以及豺狼

男犬走就在清十郎附近，另外兩人明顯也是綾戶的人。在這被稱為綾戶小隊的獨裁國家裡，清十郎與夕彥是

以寡擊眾的異邦分子。 

為何特地點名兩人參與本次任務，綾戶的說法是「此次行動地處深山，需要像泉上等這樣出色的斥

候，而佐藤伍長績效一向令人讚賞，若不幸遭遇戰鬥，會是寶貴的戰力。這是考慮任務內容與各位的特長所

做出的臨時安排。」 

實際上又是如何呢。 

「……也就是說，只有這一整晚是好天氣，明天又會起霧？」 

「是的。」 



「那麼，要入山搜救只有趁現在了。雖然夜晚出動會影響效率，但總比早上一片濃霧來得好。各位，

稍事休息後我們就出發。」 

會議結束，綾戶大步推門出去，熊島等四人也跟在他後頭離開。長相酷似豺狼的犬走在出去前，還

不忘戲謔地對清十郎與夕彥做了個手槍朝太陽穴擊發的手勢。 

目送犬走出了小屋，夕彥終於忍不住似地嘆了口氣，心不在焉地望著地圖上的記號。他神色有些疲

憊，不只是剛被派出去偵察的緣故。 

「我……還是該向您道歉。您會在這裡是因為我的關係。」片刻後，他以只有清十郎聽得到的音量說

道，聲音聽起來有點猶豫，像是從帝都來到此地的路上都在為此懊惱。 

 

「不必在意……」清十郎也不是睜眼瞎子，方才離去的四人其中之一那極度挑釁的舉止他也沒忽略。

「如果我這樣說你會好過一些的話。」臉上看不出多少的情緒，連說話的聲音都十分平穩，似乎對綾戶以及身

旁的人的行為沒有什麼意見。 

在收到單獨出勤的命令時，清十郎感到十分訝異與意外。給的理由漂亮到無法反駁、但在知曉背後

其原因的前提下，有的也只是淡淡一句「這種效率還真是快得驚人」，不知道是在讚許還是諷刺的話語。 

那聲音小到連當時還在辦公室的其他三人都聽不見。 

「現下當務之急是調整好自己的狀況……」走上前，清十郎看了看地圖，又看了看夕彥。「工作中不

談私人恩怨是我的習慣，希望綾戶少尉懂這個分寸。現在的我們只要想著如何搜救便行。」即使知曉這會是

趟充滿刁難的任務，清十郎還是抱有小小的期望，希望綾戶能在這個時刻先放下私人恩怨。 

倘若不能，那麼……也只能替對方感到遺憾。 

這話他沒有說出口，多餘的感想、多餘的話語在這種時刻沒有意義。 

「能受到上司的讚賞何嘗不是件好事。」這話不知道是真心還是虛假，清十郎說完後便不再多話。 

 

「好過？不是那樣的，我－－」夕彥驚訝地說，然後被自己無意間提高的音量嚇了一跳，又趕忙中

斷。 

他將視線落回地圖上，深呼吸了一回。 

「……您說得對，現下任務要緊。我會調整好自己的狀態，而且……」他認真地看著清十郎，好像還

想說些什麼，犬走這時探頭進來，掃了兩人一眼。 

「喂、要發呆到什麼時候？走了。」 

 

 

一行人在村人帶路下，跋涉了一大段山路，終於來到霧之沼地邊緣。從這裡一路陡坡，地勢險惡，沒

有直接下去的路徑，他們必須仰賴繩梯進入這片深暗的谷地。 

夜晚的谷地萬籟俱寂，彷彿兩天前的槍聲回音一併消滅了所有聲響。在這股寂靜當中，祓妖人的腳

步聲顯得更為突兀，山林之間無以名狀的什麼正無言地注視著這些外來者。 

而綾戶渾然不覺未知領域的恐怖，自信滿滿地指揮兩人留在原地看管繩梯，再將包括自己在內的五

人分為兩組－－綾戶、熊島、犬走一組，清十郎與夕彥一組。兩組人將照著預定路線沿沼澤巡視一周，最後

在繩梯處會合。 



與綾戶等人分開後，清十郎和夕彥踩在濕軟的土壤上，一步步深入沼地深處。無風無雨，天上卻也

不見星月，即使沒有霧，此地的夜色依然濃得化不開，油燈只能無力地一點一點消除兩人前方的黑暗。凝滯

的空氣中充斥著長年不散的陳腐氣味。 

 

［倒木的樹洞］ 

［叢生的苔蘚］ 

［濕潤的土壤］ 

［沼澤的表面］ 

［斷裂的樹枝］ 

 

（請選擇一項要調查的事物，並抽lot*1，吉＝順利獲得線索，累積3個線索或5次嘗試就會推進劇情。

一項只能調查一次。抽籤前後可自由穿插反應） 

 

清十郎並不喜歡這裡的氣氛。讓人感到壓迫的環境並不是什麼好地方，雖然他和夕彥說了「想著如

何搜救便行」這種話，也還是怕在這途中發生什麼預料不到的事情。 

例如明顯對他們抱有惡意的五人。 

微弱的燈光對搜索行動沒任何幫助，清十郎讓夕彥拿著燈而他就跟在一旁警戒各種狀況，手維持著

隨時能拔刀的姿勢，一步步向前走著。 

也許就能力上來說這不是多妥當的安排。清十郎只能防人、不能防鬼神，讓夕彥負責提燈也只想買

個沒有多少實質意義的心安。 

「那裡似乎有東西……方便過去看看嗎？」趁著燈光即將消逝的剎那，清十郎發現了某樣東西，他開

口詢問。 

［倒木的樹洞］  

 

「好的。」少年順著清十郎所指的方向，將油燈往前遞。 

燈光照出一棵橫倒於沼澤邊的大樹，粗壯的樹幹上有個不小的坑洞，裡頭填滿了經年累月的腐爛樹

葉，呈現難辨的暗濁深褐。 

然而清十郎發現，其中有一片不太一樣－－應該說，形狀和顏色類似，但不是朽葉。它有著不規則

的斷裂邊口、粗糙的紋理，僅為一片新的落葉所掩。 

「這是……布料？」夕彥就著光亮細看那薄片的質地，略為詫異地說。「扯裂的衣角……？會不會是

那孩子遺下的？」 

　 

（請於剩餘的選項中擇一繼續調查） 

 

一旁就是沼澤，......如果這衣角真的是失蹤的孩子遺留下的話，狀況似乎不太妙。 

他沒有說出來，只是安靜地把布料碎片拾起收回。 

「接下來......」停頓了一下，似乎在顧忌著什麼，過了一會才說下去。 



看看沼澤的表面吧。不知不覺中清十郎的臉色沈了下來。 

［沼澤的表面］  

 

偶有細小漣漪的靜止水面猶如光滑的鏡子，將週遭景物複製為維妙維肖的倒影。水不深，比想像中

透明，隱約看得見有什麼東西沉在底部。撥開一旁群聚漂浮的水生植物後，清十郎湊近查看，發現是一把獵

槍。 

他伸手探入水下，將它拿了起來。 

「啊、請看這裡。」夕彥稍微舉高油燈，照亮木頭槍柄上筆劃簡單的刻字。「不會錯的，這是那孩子的

獵槍，但……」他聲音漸小，「聽他母親說，因為是父親的遺物，他連睡覺都不會離開這把槍。現在它卻在這

裡……」 

　 

（請於剩餘的選項中擇一繼續調查） 

 

「衣服的碎片和被留下來的父親的遺物……」重複著目前在這裡找到的線索，清十郎思考著兩者之

間的關聯性，「附近不知道還有沒有線索，如果那孩子遺留下來這些東西是逼不得已的情況。那麼這附近應

該還會有什麼可以發覺才對。」 

他決定在這附近找找其他的線索。 

「有腳印留下的話是最好不過……」也可能相反。 

［濕潤的土壤］  

 

夕彥提著燈跟上清十郎。泥濘的地面坑坑窪窪，但仔細一看，交錯難辨的痕跡當中，有對新的足跡

特別醒目－－人類的足跡。 

「比較小……像是小孩子留下的。」少年低聲說。兩人跟隨凌亂的足跡往前進，最後在一棵大樹張牙

舞爪的隆起樹幹邊，發現一隻草鞋半泡在沼澤的淺水中。 

清十郎檢視草鞋斷裂的鞋帶時，夕彥似乎分了心，他將油燈擱在樹幹的較平坦處，從腰帶上拎起某

樣東西盯著它瞧，一副心神不寧的模樣。 

清十郎瞅見他掌心上的晶石吊墜在發光。它原本只是個別緻但不太顯眼的舶來飾品，如今暖白光線

卻穿透斑駁冰絲從裡邊流洩而出，而且如添了柴的爐火般逐漸增強，愈燒愈旺。 

 

「發生什麼事了？」對夕彥手中因為不明理由發光的吊墜產生疑惑，清十郎起身，手握上刀柄對四周

警戒起來。 

清十郎並不知道吊墜的能力，但他想，在現在這麼一個不確定與可能有危險的情況下，身旁的少年

不可能去做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 

「有什麼不對勁的狀況？」 

 



「啊、這是……」意識到現在不是解釋的時候，夕彥迅速將晶石吊墜掛回腰際，小聲地扼要回答：「伍

長，有怪異在附近，而且愈來愈……」 

還未說完，兩人腳下的地面開始震動。隱隱地、遠遠地持續傳來，猶如谷地另一端有萬獸奔騰而過。 

緊接著，綾戶的大喊模糊地在遠處響起：「……撤退、快撤退！」 

「是繩梯那邊！」夕彥辨出聲源方位後，立即看向身旁的清十郎，佩刀出鞘。些許緊繃但沉著不亂的

動作顯示出他已準備好採取任何行動，就等清十郎的指令。 

 

清十郎再怎麼愚鈍也知道現在的狀況十分不妙，「先撤退！」他拿起剛才夕彥擱置在一旁的油燈，要

求夕彥與他一同退回綾戶所在的位置。 

這場騷動一定有影響到遠處的其他人，但綾戶的聲音不知道為什麼讓清十郎有種不祥的預感，也許

這出自於清十郎本身對綾戶的不信任。 

「現在先撤退回去繩梯那裡會合，待綾戶少尉發號施令再行動。」現在的清十郎只是小隊成員，面對

未知的狀況決定以退為進，在那個造成震動的原因還沒出現在這前，先退回集合點等待上司的命令才是上

策。 

他在前頭負責照明，以少年能跟上又盡可能不會被未知的存在追上的速度往繩梯所在的方向移動。 

 

原路折返的兩人趕回會合點，正好目睹犬走攀上繩梯，而綾戶和熊島已在崖上，待犬走也爬上去後

，一旁負責看顧繩梯的兩人便開始扯著繩梯要將它收回。 

「綾戶少尉！請等一等！」夕彥見狀奔上前，上方的同僚卻充耳不聞，非但沒有停下，反而繼續將繩

梯一段一段地拉上去。 

「他們……」他呆然喃喃，半途消散的聲音半是不敢置信，半是死心的瞭然。清十郎很清楚他本來要

說什麼。 

「他們不打算等我們」。 

方才感覺到的未知存在就在身後，無法判斷距離。陌生的氣息藉夜色掩護分散各處，忽左忽右地遊

走、逼近，令人如坐針氈。雖然尚未現身，但毫無疑問地離兩人愈來愈近。霧之沼地的黑暗本身容忍眾人闖

入多時，如今就要反撲。 

時間所剩無幾。 

「伍長，」就在清十郎警戒四周時，夕彥忽然開口。只見少年還刀入鞘，快步來到繩梯所在位置的下

方。繩梯還剩一截貼在山壁上，高度已非常人能及－－除非有人協助。 

「伍長，現在還來得及，我送您上去！」瞥了眼仍在上升的繩梯，夕彥急切地催促著清十郎。 

 

「你在跟我開什麼玩笑？！」清十郎聽見夕彥的提議後瞪大眼睛。在面對綾戶預料內的無情拋棄和

逐漸逼近兩人的未知存在後，聽到這種要把對方扔下的提議，清十郎一反平常冷靜的模樣，以怒斥般的音量

開口。 

「現在的情況怎麼可能扔下你！」 

厄除的工作總是伴隨著風險，但清十郎可不曾想過要讓少年成為風險下的犧牲者。要就是少年平安

離開這由他墊底，要就是兩人留在這一同面對。「我可沒柔弱到需要上等兵犧牲自己逃離這裡！」被燈火照

著的臉蒙上一層陰影，清十郎憤怒又嚴肅的表情一覽無疑。 



 

被寺田私底下稱為「鐵面判官」、素來不苟言笑的那位佐藤伍長，現在正朝自己發火。從未見過清十

郎如此激動的夕彥吃驚地望著對方。稍後，少年臉上竟浮現微笑。 

「……誰說我要犧牲自己了？您別忘了，我可是『出色的斥候』，也是隊裡唯一事先勘察過霧之沼地

的人。若要問誰最有機會在這裡成功存活，非我莫屬不是嗎？」夕彥平和地笑說。雖然聽起來像玩笑話，但

那雙映著火光的明亮眼神滿是絕不退讓的決心。 

然後，他慢慢沉潛了那抹笑容，懇切地請求：「伍長，我需要您幫忙，但您必須先上去才能幫我。」他

又瞄了眼愈來愈短的繩梯。「時間不多了……請您一定要上去。」 

 

「……」清十郎聽完後臉上的憤怒退去幾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複雜情緒。他空出手來不管釦子會

硬生生脫落，將手伸進衣服中的暗袋似乎想將什麼東西給拿出來。 

「伍長沒辦法交代太多，上面兩張是防身用、下面三張貼在武器上可以和武器產生共鳴，效果是破除

障眼法（結界）。」把五張一捆、上頭還畫有厄除熟悉到不能熟悉的圖樣的符紙交給夕彥，清十郎把提著的燈

放到地上。 

　 

「別死了。」他回應了夕彥的決心。 

　 

閉上眼深呼吸，之後靠著少年的幫助攀上繩梯。 

 

突如其來的重量驚動了上方收繩梯的兩人，他們湊近邊緣，發現了抓住繩梯往上爬的清十郎。「少

尉、綾戶少尉！」其中一人不知所措地朝後方呼喚。 

沒有回應。 

下一刻，出現在清十郎視線範圍的是熊島。彪形大漢居高臨下，面無表情望著他。出乎意料地，熊島

獨自扯動繩梯，連人帶梯開始往上拉抬。大漢顯然一身蠻力，清十郎發覺自己沒花什麼力氣就已接近崖上平

台。 

然而，距離谷地愈遠，下方傳來的細碎聲響聽在清十郎耳裡卻是愈漸清晰。他聽見少年再度拔刀，

聽見玻璃在遠處碎裂，聽見戰鼓般的踏步聲蜂擁而上。 

攀上懸崖，清十郎往下俯瞰。油燈的火焰在遠處燃燒，一下子便熄滅了。黑暗中亮起一盞、一盞黃綠

色的光點，看似一時被火光阻撓，但火光熄滅後又立刻重振旗鼓。新的光點不斷點燃，一雙又一雙，像是獸

類的眼睛。 

夕彥早已不在原本的位置。清十郎一轉目光，赫然目擊銀亮刀光一閃即逝，剩下一簇微小的暖白色

光芒。他認出那是少年隨身攜帶的晶石吊墜發出的光。小小的光芒在黑暗中飛快移動，而後倏地不見了。黃

綠色的眾多光點追著它消失的方向而去。 

不一會兒，聲響停止了，震動停止了。谷地恢復一片死寂，就像回到一行人踏入此地之前的時刻。 

清十郎轉身面向同隊的五人。胡亂疊成一團的繩梯在他腳邊。 

除了原地待命的兩名軍人，綾戶、熊島、犬走三人皆是灰頭土臉，似乎被什麼東西追趕過。綾戶坐

倒在地，一臉驚魂未定，察覺清十郎的注視後，他不甚明顯地縮了一下。 

 



和綾戶驚魂未定的模樣相比，儘管狀態只比他們好一些，清十郎青著一張臉，三步併兩步上前，握

緊拳頭朝綾戶臉上招呼過去，趁著旁人還沒反應過來又揪住綾戶的衣領。「為什麼不多等一會？扔下下屬是

你經過判斷後最好的方法嗎？」質疑與憤怒，清十郎雙眼死死盯著綾戶，漆黑的眼珠子充滿怒火。 

當時的狀況絕對足夠讓兩人從谷底脫逃。可是綾戶選擇拋棄他們。 

「小隊成員的安危在情況允許下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拋棄了應當負起的責任！」咬牙，即使是為了回

應少年決心，清十郎不得不出現在這裡這件事情也令他感到懊惱。他推開綾戶，遠離了他們。 

「下達命令吧。只要你還有作為小隊指揮者的自覺。」 

 

「不對……不對！事情不該是這樣，我明明沒有感覺到！谷地神不該是真的，這天殺的沼澤不該有

任何妖怪來壞我的好事－－」綾戶慌亂地辯解，彷彿忘記自己剛挨了一拳。沒了平常的高傲跋扈，這時的他

看起來就只是個手足無措的尋常年輕人，還未從自己的錯誤中清醒過來。 

「少爺！」犬走厲聲打斷了他。 

聽聞犬走的聲音，綾戶震了一下，似乎猛地回過神，意識到自己說溜了嘴。不論犬走口中的「少爺」

是什麼樣的人，綾戶都得立刻重新成為那個人。他摸了摸紅腫的臉頰、拭過滲血的嘴角，慢慢站了起來，表

情變為強硬。 

「……事實是，我身為小隊的指揮者，本來就不該為了你們兩個人危及其他隊員的安全。當時情況危

急，如果不趕快收回繩梯，那些東西－－天知道是什麼－－就有可能會上來，這樣連村子都會有危險。」他一

改態度，冷漠地說：「泉上等做了他該做的，我身為隊長，也做了我該做的。我必須駁回你的要求，佐藤伍

長。」 

他環顧眾人，再看向渾沌的天色。天快亮了，屆時谷地又會陷入濃霧之中。 

「很遺憾，搜救任務失敗了。我們回村。」 

綾戶一聲令下，在場眾人也毫無異議，魚貫離去。 

現場只剩下清十郎一人。 

繩梯還在，沒有被帶走，但繩子中間有一處斷裂了，也許是在剛才的拉扯過程中受損的，使得整條

繩梯只剩一半可用。清十郎看著它，想起地圖上的一個標記。那是另一個設置繩梯的候選地點，在崖上與谷

底之間的山壁上有塊突出的平坦岩石可當作中途的落腳處。當初因下方就是沼澤水域，通行不易，綾戶還是

選擇在這裡降下繩梯。 

夕彥應該也會想到那個地點。只要利用那塊岩石…… 

眼前有兩條路可以通往那裡。一條平緩但得費時繞路，另一條是山林走獸踩出的小徑，雖可以較快

抵達，但必須穿越高低起伏的地形，無疑是條險路。 

 

（請選擇緩路／險路，若選擇險路須抽lot*1，凶＝受傷。抽籤前後可自由穿插反應） 

 

清十郎認為眼下的他沒有多餘的時間做出其他抉擇，而既然他已選擇了攻擊長官的舉動，現在也不

需要再顧忌其他的事情－－例如身為小隊隊員該遵守的命令。 

他毫不猶豫將剩下的繩梯帶走，選擇通過較快抵達的小徑前往尋找少年的蹤跡。 

 



「拜託要沒事……」他如此祈望。 

 

清十郎在嚴格來說連路都稱不上的小徑上加快速度，路徑最後消失在有半個人那麼高的草叢之後。

他沒有多想，直接穿了過去，不料一過草叢，地勢陡然下降，提燈照出一片乍看寸步難行的亂石下坡。清十

郎一驚，立即停下腳步。銳利的岩石稜角就在下方等著他，要是沒有及時止住勢頭，不慎摔下去的話恐怕難

免皮破血流。 

他停在原地觀察了一下。嘗試直接衝下亂石坡地自然是最快的方法，不過若要保險一點，他也可以

沿著山坡邊的小路迂迴地繞下去。 

　 

（請選擇險路／緩路，若選擇險路須抽lot*1，凶＝受傷。抽籤前後可自由穿插反應） 

 

也許是剛才被提燈照出的岩石稜角，成為清十郎冷靜下來的契機。他最後選擇緩路。 

他評估了一下現在的狀況，雖然刻不容緩但也不能增加正在孤軍奮鬥的少年的負擔。綾戶和村莊的

村民們是不會來幫助他們的，這是鐵錚錚的事實。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毫髮無傷到達目的地。於是他放

棄挑戰險路，轉而向山坡邊的小路迂迴繞去。 

過不久濃霧會比探查時還要更加讓人伸手不見五指吧，到時候連燈火都用不上可就麻煩了。想到這

的清十郎腳步又加快起來。 

 

以時間為代價，蜿蜒的小徑領著清十郎安全無虞地通過了亂石地。越過最後一堵阻路的低矮岩壁後

，地圖上的標記地點就在眼前。 

清十郎走到崖邊往下望，山壁上果然有塊突出的岩石平台，再往下便是沼澤區域。和它的廣大幽深

相比，油燈的光亮是如此弱小。他不禁想起那螢蟲般的小小光芒被黑暗沖散的一幕。 

然而，儘管燈光的確為他擴展了能見範圍，在黑暗中卻也引起了某種東西的注意。「嚓」、一聲幾不

可聞的微響在寂靜中傳入清十郎耳際，像是枯葉脆碎的聲響。他提高警覺，舉高提燈。 

藉著照明，清十郎勉強可以看見一段距離外有棵形如彈弓的樹木，高度比山壁上的岩石平台要再高

一些。 

「伍長……？」 

耳熟的、微弱的聲音，幻影般出現。清十郎甚至無法確定那是不是真的。 

樹上有個黯淡的形體。他定睛細看，察覺那是道低伏的人影，隱匿於枝葉之間。影子動了一動，似乎

在樹上可供落腳的範圍內向前探出身子。 

下一秒，夕彥的身影映入清十郎眼簾。少年一手扶著樹幹，一手持刀，謹慎地往清十郎的方向探看。

刀上濺著紅，軍服上除了泥汙，腰側至左大腿的部位染遍了黏稠的深色液體。軍帽和斗篷也丟了。 

 

有一瞬間清十郎後悔沒有在剛才選擇賭一把。 

「泉上等！」壓抑著情緒以夕彥能聽到音量回應對方，「沒事吧？」現在的清十郎僅能這樣詢問，其他

的什麼也辦不到。少年所處的位置無法輕易靠近這裡，他也沒辦法靠近那。唯一能做的只有放下繩梯，剩下

都得靠對方。 



如果夕彥的狀況是毫髮無傷的話，他相信這點距離應該不是什麼難事。平台有足夠的立足點讓夕彥

過來，但人能不能順利過來，這點讓清十郎擔心。 

現在起所有的行為都攸關著能不能讓少年和自己順利離開這裡。 

「你能移動嗎？」他皺起眉頭詢問。 

 

「啊、我……我不要緊。」夕彥似乎還處於見到清十郎的震驚中，愣了一愣才趕忙回答。他瞥了眼自

己髒汙的軍服，主動解釋了血跡：「這個……這不是我的血。但……」 

夕彥收起佩刀，衡量著自己所在位置與岩石平台的距離，顯然也在思考同一件事情。他躲過追兵、

憑著對地形的印象抵達此地，礙於四周一片漆黑，不敢冒險。如今清十郎帶來的提燈為他指引出岩石平台的

方向，他卻顯得猶豫。 

很快地，清十郎發現了原因－－夕彥的右腿上紮著手巾。手巾染了色，濕漉漉地貼在長褲上，除了

綁結的末端，已看不出原來的布色。 

 

「……我現在把繩梯弄好。」他作勢放下手中的提燈，移開的瞬間清十郎臉上的表情也嚴肅起來。 

火光在地上閃爍著，隱約看見繩子的一角在提燈附近出現，還有一只沾滿泥土的鞋子。看不清的地

方則有繩子和木頭在地面拖動的聲音，可以知道黑暗中的人正在尋找固定的地方。 

叩、叩、叩。 

接著石頭撞擊的聲響傳到夕彥耳裡，隱約能透過火光看見一個輪廓拿著硬物在敲打著。 

喀拉－－碰。 

再次看見清十郎的臉時，已是他把提燈提至高處。腳邊沒有繩梯的影子，倒是有固定好的木樁在那

，上頭還套著繩索，另一端則沿著岩壁貼著。 

「有辦法過來嗎？」清十郎又問一次。 

 

回應清十郎的是一聲巨響，還有隨之而來的震動。 

他看見夕彥所在的樹木劇烈地晃了一下，看見夕彥嚇了一跳、趕忙靠上樹幹穩住身子。 

接著，第二聲巨響，第二次震動。樹葉紛紛凋落的聲音像是樹木的哀鳴。他看不見，但下方似乎聚集

了一股熱氣，猶似眾多野獸交錯呼出的滾燙鼻息。 

谷地神。它們聽到他們了。它們來了。 

霧之沼地已從淺眠中驚醒，第三次猛烈撞擊接踵而至，第四次、第五次。它們想將夕彥所在的那棵

樹剷倒。 

情勢間不容髮，清十郎著急地望向夕彥，見少年在傾斜的樹身上努力保持平衡。 

「伍長、回答您剛才的問題－－」夕彥突然說，神情緊張而專注，卻不帶絕望。他壓低姿勢，彷彿即將

起跑。 

雖一時詫異，忽地，清十郎發現了一件事，同時意會了對方的心思：樹木雖然開始傾斜了，但是往岩

石平台的方向傾斜的。也就是說，樹倒下的那瞬間，即是夕彥距離岩石平台最近的時候。 

有辦法過來嗎？ 

「－－我想我可以。」 



話聲甫落，樹幹嘶聲嗄啞，伴隨轟然巨響，攔腰截斷。一道人影飛身而出，只差一點就錯過平台邊

緣。 

也許是傷痛所致，夕彥吃力地將自己拖上岩石平台，沉重喘氣。即使如此他也沒停下來，跛行兩三

步抓住繩梯，開始往上攀。天光劃破夜幕，霧氣逐漸湧現。 

清十郎伸出手，等著拉少年一把，豈料黑暗中焰光一閃，如一道有影無形的箭矢擦過夕彥右臂，一

抹深赤隨即在衣袖上暈染開來。 

清十郎一驚，是誰在開槍？ 

夕彥吃痛瑟縮了一下，但未因此鬆手。下一秒，從谷底蒸騰而上的霧中射出第二發子彈，打中他左

手上方的岩壁，恰好擊斷左半部的繩梯。少了一邊支撐，夕彥頓時失去重心，不支地鬆開了手。 

 

對清十郎來說這狀況發生的可以說是又快又突然。 

清十郎的身體比腦袋還要搶先反應，原本還半支撐著身體不讓衣服碰到地面，此時此刻也不在乎體

面的問題，整個身體平貼在地上試著將手再伸長一些好讓夕彥能抓住。 

這行為跟賭博無疑。他根本不知道會不會有第三發子彈，要是有，現在兩人就和不會移動的鏢靶一

樣，方便瞄準、等著槍手再次射擊罷了。 

「快抓住我的手！泉上等！」 

 

從少年臉上閃過的一瞬猶豫神色來看，恐怕有在考慮放棄。畢竟下一次擊發隨時會來，再這樣下去

，不要說是他了，連前來搭救的清十郎都會有生命危險。 

但清十郎這一喊，將那抹神色一掃而空。夕彥朝清十郎伸出手，不顧一切地以沒受傷的腳在僅有的

立足點上奮力一蹬，搆到了清十郎的手。 

砰！ 

第三發子彈擦過右半部的繩梯，損壞的繩子開始斷裂。所幸，在清十郎的協助下，夕彥右手也攀上

了岩壁，費力地開始將身體撐上去。 

繩梯整段落入深不見底的黑暗之際，清十郎正好把夕彥整個人拖上懸崖。第四發子彈擊中岩壁的鈍

響提醒著他，剛才的情況有多麼驚險。不斷堆高的濃霧不死心地探出形狀模糊的爪子往空中一撈，撲了個空

後，才緩緩縮回白茫茫的沼地。 

天亮了。好半晌，除了微微的喘氣聲，清十郎和夕彥只是默然望著東方一片曙色，沒有交談。一切回

歸平靜，只有甫從惡夢中生還的沉默，依然如霧氣般，在兩人之間瀰漫不去。 

 

　　❖ 

 

當清十郎將他們僅有的發現－－一截扯裂的衣角布料交給阿岩的母親時，她並沒有哀慟悲泣，只以

某種極度壓抑的平和聲音喃喃自語： 

「阿岩……現在在谷地神那裡了啊……」 

如夢似幻的悵然神色在婦人眼裡湧現，有如急欲奪眶而出的、卻不曾真正潸然流下的淚水。 

 



據說，來自帝都的祓妖人打道回府之後，谷上村村民時常在夜晚聽見山的那側傳來響亮槍聲，迴盪

整片山林。那是村人未敢踏足、終年常霧的沼澤低谷的方向。傳說那裡住著「谷地神」。 

後來，有個一意孤行的大膽獵戶在罕有的無霧時段踏入霧之沼地的範圍一探究竟，他能平安回來，

著實令人訝異。根據獵戶所言，霧之沼地有人。大家認為那不過是驚鴻一瞥下看錯了，但獵戶信誓旦旦，堅

稱他的確看見沼澤裡立著個人影，身材瘦小，像個孩子。黃綠色的、螢蟲般的眾多光點在那人身後閃爍不定

，像是千萬隻野獸的眼睛。 


